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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诗词学会扶沟采风作品选登
●瘦丁

[南仙吕·傍妆台]
重访扶沟大程书院依明薛

伦道夫子韵
冠千秋，蛰居小巷也风流。 画栋

是藏经舍，雕梁是立雪楼。 听隐约书
声琅，看依旧景致幽。 文名华夏，武壮
中州。 羡慕她果然才子出桐丘。

●都烨
绵缠道·已亥春揖大程书院
紫燕衔春，黛瓦绿苔东风暖。 讲

堂开似闻经典，著书传道胸怀展。 仰
望苍松，静穆龙鳞坦。

辨天人两途，朝野同勉。 欲滔滔
理存刑宪。 问雪深谁立门墙？ 拜见先
生面，惴惴心花灿。

●白光
[北黄钟·刮地风]访大程书院
贾鲁河边杨柳风，初泛春红。 大

程书院闻诗颂，歌尽升平。 圣人理学
千秋诵，仁长爱永。 亿兆民，享太平。
四海无哀鸿，五洲小康共。 价值观正
是理传承。

●王清漪
踏莎行·谒大程书院感赋
程门立雪，千秋传颂 ，修德育教

行为正。 铅华洗却韵犹在，灰砖瓦浸
书声诵。

骨似青松，红梅品性 ，榜标后辈
学贤圣。 长江后浪赶前浪，江山代有
人才涌。

●杜静姝
参观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得句
驰骋疆场征战忙，雄风浩气九州扬。
丹心常系山河梦，名载千秋祭国殇。

●刘绮烟
[北仙吕·一半儿] 春梅
韶光懵懂日头斜，喜鹊啁啾朱雀

答，作赋吟诗梅作伐。 把春夸，一半儿
含苞一半儿花。

●周明扬
读吉鸿昌将军就义诗

凛然大义卫河山，字字铿锵气宇轩。
国恨愤书冰雪地，引来春色换人间。

●毛维娜
参观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怀思驱与陵园步，诗友携肩向飒姿。
挥臂浑无旗猎猎，合眸似有马嘶嘶。
今询溱洧千秋志，还念将军一简诗。
风骨研来春作笔，待得我辈用心识。

●葛永红
参观张坡书画馆

馆里长飘翰墨香，蜂围小院赏琳琅。
一轮明月村头挂，数点红梅袖底藏。
韵壮书山凭指点，梦追文苑任飞扬。
春风也做丹青手，送给南园画一张。

●付长海
观王勇智先生城乡梅苑

驱车辗转到乡村，梅苑惊瞻五彩云。
城外不输城里景，小诗一首对花吟。

●丁燕
有感于农民诗人张坡

一世清贫伴写作，汗滴禾土韵诗多。
壮年早逝随仙去，书画琳琅翰墨歌。

●张同庆
冷香斋赏梅

虬枝疏影醉人魂，红袖盈香欲久存。
长吻犹嫌情不厚，荧屏闪烁返家门。

●袁昶
春日谒大程书院

古邑千秋文脉传，梅开时节拜先贤。
祈天更降生花笔，重振风骚二百年。

●高曙光
春光好

游春去，莫彷徨。览风光。 长卷新
铺平野绿，垦耕忙。

欲问扶亭何处， 却言洧水流长。
初遇大程书院里，嗅梅香。

●叶艳杰
访梅苑感怀

故苑红梅次第开，烟姿傲骨绝尘埃。
闻香识得先贤趣，一片痴情在玉台。

●梅影
临江仙·三拜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一代天骄观岁月 ， 将军傲骨存
留。诗坛联袂放歌喉。清风来韵笔，三
拜至桐丘。

血染昆仑青史记 ， 国魂已铸千
秋。仰君何问是何由。威名呈赫赫，浩
气贯神州。

●御风
临江仙·谒大程书院有感
书院虽然修未整 ， 欣然还谒桐

丘。青砖绿瓦静幽幽。冷梅初绽放，书
韵解烦忧。

千载风雨依旧在 ， 程门立雪还
遒。人间何处谢王楼？桑田早幻海，唯
此孕风流。

●李建华
少年游·参观吉鸿昌将军纪

念馆有感
追求真理济苍生， 百战鬼神惊。

出生入死，驱倭斗蒋，赫赫建奇功。
从容就义天垂泪， 浩气贯长虹。

铁血男儿，德昭日月，千古仰英名。

●郭月恒
木兰花·谒吉鸿昌将军纪念馆
将军铁骨柔肠绪，救国救民风雨

路。 几回梦里故园亲，但见神州云乱
渡。

舍身蹈火狼烟赴，抗倭长城热血
铸。 凛然大义薄云霄，民族精魂青史
注。

●任国臣
大程书院

书院维修后，辉煌立雪堂。
理研程颢学，文带宋朝香。
旁道穷无绪，常规寻有章。
书声扬国粹，培育顶天梁。

娘 ■王红伟

������娘，您离开我八年多了，坟边的荒
草青了再黄、黄了再青。这段时间里，我
从未停止过对您的思念，您生前用过的
许多物品我还执拗地保存着。

娘，您还记得吗，我一直坚持认为
还在襁褓时就记住了您清丽的容颜，您
说怎么可能呢傻小子，你两岁多还尿炕
呢。真的，娘，几个月的我仰躺在老家东
间那个巨大的黑色木床上，看见院子里
老槐树正开着肥硕香甜的花儿，屋檐下
的喜鹊正在窗棂外窥视着桌上喝剩的

玉米糊，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姐姐正吸溜
着青黄色的鼻涕和我说话，您呢，正呵
斥两只在堂屋屙屎的老母鸡，骂着是哪
家的猴崽子又偷走了鸡窝里刚下的蛋。
娘，您还记得吗，我和邻居家二妞因为
一个“春蹦蹦”扭打起来，您风一样跑过
来，扯开压在我身上的二妞哥，粗鲁地
把他推搡在地上。 闻讯而来的二妞娘，
那个打公骂婆的粗壮婆娘，将您轻易摁
倒在麦秸垛上， 用最恶毒的脏话骂您，
用力捶打您单薄的身体。当灶火的微光
轻舔着您乌紫的眼眶时，奶奶也■着霜
一样的月色赶过来骂您窝囊丢人，撕扯
您凌乱的头发。那时的您像只笨拙的老
母鸡，惊慌失措地搂着我瑟瑟发抖却倔
强得没有掉下一滴泪。 娘啊，我不知道
怎样才能保护您和安慰您，只会用鸡爪
子似的小手攥紧您的衣角。 那天夜里，
我不敢说想尿尿了有老鼠了，我知道您
在想着远在千里外当兵的爹。

娘，您还记得吗，麦穗饱满的时节，
您总会收拾好咱家那个破架子车，铺上
厚厚的被褥，拉着我和姐姐到十几里外
的集市看大戏。绿油油的麦浪拥舔着瓦
蓝色的天空，胆小的鹌鹑在沟边细细鸣
叫， 亢奋的麻雀群在田地里盘旋起伏，
您不时停下车，揉一把麦仁放到我的嘴
里，再揉一把放到姐姐嘴里。 窝在被褥
里的姐姐和我多像两只光秃秃的麻雀

仔呀，伸长着脖子，幸福地鸣叫着，看着
绸缎般的晨光为您镀上一层金色的光

辉。 戏台下，您把甘蔗一块一块递到我
和姐姐嘴里，自己却使劲吸吮着我们嚼
过的甘蔗渣。娘，再也没有机会问您了，
那甘蔗渣甜吗？

娘，您还记得吗，在那段吃窝窝头
蘸蒜的苦日子里，馋嘴的我总吵着让您
赶集时给我捎回一个带芝麻的烧饼、几
粒最便宜的水果糖，那时的您像得了健
忘症， 每一次挎回来的只有些针头线
脑，然后虚张声势地应付着我的责骂和
厮打。 终于有一天，您的傻儿子在邻居
的怂恿和嘲弄下捡起人家故意吐在地

上的糖块，您满脸涨红地赶过来，平生
第一次骂了街， 眼泪噗嗒噗嗒掉下来。
第二天一早，您把买回的糖粒咯吱咬成
两半，大的塞到我的嘴里，小的给了旁
边观望已久的姐姐。 您问我们甜吧，姐
姐和我使劲点头。 您得意地说，蛋呀妞
呀，你爹给咱寄钱了，再也别吃人家吐
掉的东西。 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看
到那只给咱家下蛋的芦花鸡。

娘，您还记得吗，一个火烧霞堆满
天际的傍晚，陌生的父亲忽然回到了村
里，穿着绿军装，帽子上的五角星简直
把全村都照亮了。您像待客一样跑前跑
后， 还把四处躲藏的我拽过去喊爹，我
刚怯怯地忽闪忽闪眼睛，您就一巴掌打
得我龇牙咧嘴。 但我不记恨您，我知道
您是急于显摆养儿育女的功劳， 但娘
呀， 我也想见到俺朝思暮想的爹呀，当
兵的爹回来了，二妞娘再不敢朝您吐唾
沫了，奶奶再不对您翻白眼了。

娘，您还记得吗，爹回来后您就张

罗着置办东西，给咱们娘儿仨各做了一
套新衣服。 我问娘，咋爹回来后您就像
变了个人呢，您笑着说，蛋啊，看见天边
那片云彩了吗， 你爹的部队就在那里，
咱们要去那里了。 我们随军前，您把鸡
呀鸭呀都宰了，剁了几个萝卜拽了几把
粉条炖了一大锅，四邻都送到了，奶奶
挪着小脚过来夸您孝顺，二妞娘也一把
鼻涕一把泪地找您话别。 娘呀，这是您
到我们家以来最骄傲的时刻吧？

娘，您还记得吗，我们在爹的部队
过上了想要的生活。 爹呢，那个在部队
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老兵看到自己的儿

子不知道该怎样心疼，白天用他的胡子
扎我，晚上用他的臭脚拧我，给我画美
猴王，逼着我写自己的名字，驮着我去
看露天电影。笨手笨脚的您用最快的速
度学会了打毛衣， 炒爹最爱吃的菜，养
鸡子开菜园，穿着蓝色帆布衣裤帮部队
清运垃圾补贴家用，我们姐儿俩惹爹不
高兴时，您就佯怒把我们撵出去，到了
吃饭时又轰鸡仔一样把我们圈回家。那
时， 您总是淡淡地笑着看我和爹打闹，
叮嘱我千万别跟爹急，爹是我们娘儿仨
的靠山。

娘，您还记得吗，我在一个西部省
会城市读书的时候，终日沉溺于自己的
初恋 ，原定在 “十一 ”期间回家看望您
的，但临时选择留在学校，谎称班级要
组织爬华山，实际上却与那个如今已离
我远去的姑娘无所事事地逛街，傻乎乎
地憧憬着未来。毕业后在与父亲的一次
言谈中才知道，几年前的那个谎言曾令
您整整一个星期坐卧不安，逢人便说我
要爬华山，万一出了事该怎么办。娘，儿
子那一刻才明白，不管多么美好的爱情
终归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始终
默默眺望的您才是我永远的港湾呀。

娘，您还记得吗，那时妞妞刚出生，
我的工作也刚有点起色，您和父亲的身
体却都几乎不能自理了。您总为不能亲
自照看自己的孙女感到内疚，为不再给
我添麻烦，主动提出要租房住，还屡屡
嘱咐我工作忙、妞妞小，隔两天来看看
就行，自己强打精神做好够您和爹吃上
好几天的饭菜。 那段时间，我总能感觉
到您凝视儿子的目光，回头看时您却又
匆匆躲开了。 终于有一天，当和您潮湿
的目光再次相遇时，我忍不住问您，娘，
有事吗，您说儿子你脸色发黄，是不是
又熬夜了，保姆下个月的薪水从我折子
里取吧……

娘，您还记得吗，您的最后一天是
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度过的，儿子因为忙
于工作和家务没有一直守在您跟前，甚
至在您去世前一小时还为您抱怨买的

饭菜不好吃而生气。 当您走时，病床旁
还放着您吃剩的一根油条和半碗胡辣

汤，那时我才想起这就是您住院期间几
乎雷打不动的主食，您的儿子甚至没考
虑过为您做上一顿最爱吃的饺子，好悔
呀，娘，您能原谅粗心的儿子吗？

娘啊，总有一天，您会呼唤年老疲
惫的儿子回家吧。那时的我已经卸去作
为朋友、上级、下属，甚至作为父亲、丈
夫等等一切世俗标签， 身体如释重负，
心境安详光明，又重新做回您最纯粹的
儿子，您一定会欣喜地轻唤着儿子的乳
名， 就像天黑前站在门口呼喊着我回
家，一定会再次拉儿子入怀吧，怜爱地
轻抚我花白稀疏的头发和布满皱纹的

面孔，也一定会为儿子再次哼唱起那段
古老的童谣吧，有节奏地拍打着我早已
佝偻的肩背，静静地听着我甜美如初的
鼾声，目光潮湿、慈祥、深远。 是吗，娘？


